
夏有凉风
□张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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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重建“老墙门”
□□邓海波邓海波

这是一个新词层出不穷的时
代，这也是一个旧词被悄然遗忘
的年代。像“老墙门”这个曾经温暖了
几代人的名词，正伴随着城市老屋拆
迁、高楼鳞次栉比而逐渐淡出年轻一代
的认知。

老一代宁波人所说的老墙门，大体
相当于北方的四合院或大杂院，它是多
少老宁波人难以割舍的心结和集体记
忆。有多少人曾经梦里重回老墙门，想
拼命找回昔日的邻里温情、儿时记忆，
但梦醒之后，遗落在枕边的，却是“此情
可待成追忆”的失落。

然而，新时代实现梦想自有它的独
特和惊喜，网上建群让我实现了重建老
墙门的梦想。几十年未曾谋面的老邻
居们，在云间老墙门里得以久别重逢，
一样的百感交集，一样的泪洒云端。

老妹算不上网络高手，却有古道
热肠的真性情。某日，路遇一位老邻
居，也是一位情深似海的人。两副热
心肠碰撞得热情似火，三言两语就说
到了要建老墙门群。老妹还未征求其
他老邻居意见，就一口答应下来帮助
拉人建群。事后却有几多担心踌躇，
毕竟老墙门拆迁后一别几十年，久未
谋面的老邻居愿不愿意加群，她心如
古井着实没底。

没想到的是，曾经在一个屋檐下生
活了几十年的人，分别越久，念旧越甚，
重逢的期待尤深。通过接力方式，我拉
你，你拖他，老邻居们一个个加入进
来。那进群的叮咚声，就像一声声推开
高墙深院老宅门的吱扭声；一个个既熟
悉又陌生的老邻居，跨过高高的石雕门
槛，款款而入，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
屋，粉墙黛瓦弥漫着人情味的老墙门，
很快在网上再建重生。

二十多年之前，我们的老墙门地处
宁波市中心，即现在的解放北路与中山
东路交叉口（现“阳光广场”位置）。位
于中山东路东大门的门牌名为“百岁
坊”，与位于解放北路的西大门东西贯
通。为了纪念，也是图个吉利，“百岁坊
老墙门”的群名很快被采纳通过。看着
这熟悉而亲切的群名，老墙门已复活在
每个老邻居的心坎里。

记得在网上相聚的第一天，也许是
过于激动，也许是年龄大了，颤抖的手
指常常会写错字。在网上相聚重逢，恰
恰契合了中国人内敛的性格。我们没
有用太多激情的言语，更多的是用一个
个兴高采烈或泪流双颊的表情包，来表
达此时此刻的心情。虽然我们不曾面
对面相见，但此刻也许有人早已泪流满
面。虽然泪流满面，但我们又不愿被人
所见。网上相聚，满足了让泪水尽情在
心里默默流淌的“国民性格”。

老邻居们在网上相见，都
是那样的彬彬有礼、温良谦
和，让人能够感觉到岁月的洗礼和时代
的陶冶。尤其像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屁
孩，顽劣好强的性格早已不见踪影，个
体的进步也折射出时代和社会进步的
光芒。

追忆和找回往日美好时光，是老邻
居聊得最多的话题。有人赞起了已经
离世的长辈们的高贵品格；有人聊起了
曾经结伴去看露天电影，又不慎走失的
难忘场景；有人讲起了为从中山公园水
池里捞起一顶被风吹走的草帽，非亲非
故的邻家姐姐竟然“舍身冒险”的动人
故事。念叨最多的还是老墙门邻里之
间最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事儿：下雨了，
你家没人时，不用担心晒的衣被没人帮
你收；烧菜时，突然发现少了油盐酱醋
葱姜蒜，你就把别人厨房当自家的，见
了拿就是。凡此种种，让我们又找回了
人与人之间的纯粹。

最让我感动的是，邻居们说起已经
去世的我妈，依然赞许有加。尤其是让
我听说了不建这个群无从知晓的一段
感人往事。那年，我家隔壁的邻居大伯
不幸去世，我妈见大婶多日未下楼，想
她一定痛苦万分。于是，平日里几乎不
上二楼大婶家的她，特意拿了一块布料
主动上楼，请教大婶这面料适合做什么
衣服。反正故意东拉西扯，问这问那，
希望分散大婶的悲痛情绪，早日从悲伤
中走出来。大婶深知她的良苦用心，至
今提起此事，依然含泪哽咽。

这就是老墙门。记得那时的信息
交流，都是靠晚饭后在“天井”里的聚会，
年长的会讲起悠远的故事；上班的会把
市面上、单位里的信息带给大家。而今
天在群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自己认
为有价值的好文章、好知识、好消息、好
照片发给大家分享。性情所至时，还会
在群里上传自己的“杰作”，或是一桌美
食厨艺，或是一段动听的歌声，或是几
张得意的摄影作品，或是几句激情的诗
文……凡此云间神交相会，把老邻居们
拉近得又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般。

每天日出东方，或升群旗，或问声
早安；每天月落星稀，或用敬语神曲，或
用表情包道声晚安，这便是新时代的温
情表达方式。高墙斑驳、曲径通幽的老
墙门已经远去，但人与人之间的温存关
爱，却如这无处不在的网络信号，已经
穿透壁立密匝的水泥森林，在我们心里
重建生发，葱茏滋长。

酷热，是夏的招牌。故而，比
任何时候都愈发渴盼风起、风来、
风过，吹散溽热，遥寄清凉。“夏有
凉风”，才是人间好时节。

夏风，通常幽微，隐于无形，需
要带着闲情去寻风。

轻薄的衣衫在林间、在水岸、
在山巅、在街巷，会有清风盈满，飘
逸洒脱。不由轻展双臂，仰面眯
眼，慢节奏深呼吸，乐享这舒爽的
轻拂，顿觉周身酥酥然、飘飘然，如
在天堂。这里，便是夏风生发的奇
妙之所。

撒下一地花凉儿的树林，在夏
阳的普照下蓬勃着生命。那满眼
的绿，似与凉风有着难以割舍的机
缘。有绿，便有风。风中有清爽怡
人的负氧离子，有弥漫四野的花草
清香，有嘹亮持久的夏蝉欢鸣，有
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常爱独处
林间，踩着绒绒的绿草漫步、采花，
或寻两树拴了吊床，用一张网兜住
全身，躺卧其上，听夏风拂过树梢，
吹过耳际，恍若整个世界仅剩了自
己。

风起水涌，因水生风。置身河
溪、湖塘，便会有丝丝清风倏地沁
入身心。满溪满池，水波荡漾，水
草飘摇；水边树，叶舞婆娑，映在水
面如瞌睡人意兴阑珊的摇摆，慵懒
却又称意。最喜逢遇满塘夏荷，风
乍起，花叶舞，水波舞，人亦舞。夏
风吹皱一池清水，更吹皱一片心
湖。随风而生的，当是满心的幽情
逸趣、诗风雅韵。

清晨抑或黄昏，独爱健步登
山，伴着习习山风，向着山顶临风
而歌的豪爽快意冲锋。夏风，在登
顶的一瞬强劲袭来，吹走了汗水，
吹开了心扉。朝阳与落日、朝霞与
落霞，在夏风吹拂下观赏，才足见

自然之壮美；烦恼与忧愁、纠结与
积郁，在夏风吹拂下释然，才偶得
人生之顿悟。那一刻，风和畅，山
和畅，心和畅，天地一派和畅。

以前，屋里待不住的少年，统
统聚在街巷，迎着风、追着风，消磨
盛夏童年。男孩子们弹玻璃弹珠、
丢沙包，女孩子们跳皮筋、跳房子，
或聚众打扑克、捉迷藏。偶有“卖
冰棍儿”的吆喝声穿街过巷，便又
闻声而散，聚到冰棍儿箱前，举着
小手接过冰爽的冰棍儿，又各就各
位。累了，便凑到乘凉闲聊或忙着
活儿的父母、祖辈跟前，伴着旁边
蒲扇的一摇一摇，呼吸变得均匀，
在缕缕微风中睡在了怀间。街巷
风，年年轻吹，吹熟了少年，吹老了
岁月，吹不散的是美好的记忆。

夏风的性格并非全是温顺，偶
尔也会狂躁、乖张起来，甚至夹杂
着暴雨、冰雹，不可一世，叫嚣一
时。但这只是插曲，并非主流。

也就是忽然之间，天昏地暗，
树木飘摇，旗幌甩摆，纸屑飞天，人
影与声响一样散乱。狂风起，暴雨
至。顿时，豆大的雨点“啪啪”打
窗，如注的雨幕串联天地；天雨熄
地火，平地生河川，灼热干枯的大
地瞬间降温、喝饱。烈烈夏风裹挟
着土腥味，一浪接一浪袭来，直至
累得没了脾气。

人们并不恼，且欢呼着“起风
了，起风了”，狂欢般地迎接，只因
一场甘霖将随风喜降。喧闹过后，
夏风安静下来，恢复了可人的乖
巧，吹起了观景闲游人的衣襟，吹
快了奔忙疾走人的脚步。这时，人
们会欣喜地看到，涨水的河流泛起
了连绵欢快的浪花，清爽的街道绽
开了色彩缤纷的伞花；天边更有一
条飞架南北的彩虹，点燃了芸芸众
生的火热激情。

每个夏日，我最不习惯待在空
调屋里吹冷风，也不喜欢电扇送来
的那股风，唯独钟情于大地之上的
自然风，或是开窗而生的过堂风。
那才是真正的夏日风，不硬、不烈、
不躁，亲和、熨帖、沁心。


